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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卡门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范绪箕 1914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
书香门第家庭。父亲范其光早年就读于
京师同文馆，因学业优异被清政府选派
为第一批留俄学生，回国后参加了中东
铁路的测量和修建工作。母亲李国奎，门
第显赫，出身李鸿章家族，为其长兄李瀚
章长孙女，从小接受中西教育，提倡西
学，对子女的教育颇为严格，注重培养他
们的动手能力。

范绪箕 5岁进入私塾读书，从认识
“方块字”到诵读四书五经，接受了良好的
传统国学教育，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

1923年，9岁的范绪箕进入崇德中学开始
接受西式教育。崇德中学是由英国中华圣
公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对国文、
数学和英语等课程的教学十分重视，对于
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也非常严
格，百年来培养了众多杰出人士，如科学
家杨振宁、邓稼先及建筑学家梁思成等。
年少的范绪箕逐渐适应了新式学堂的学
习，在此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时光。

1924年 10月，因父亲被调往哈尔
滨任中东铁路中苏理事会理事，一年后
他们全家搬至哈尔滨。当时成立不久的
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的前身，以下简称哈工大）正好为招收
中国学生而开始设立预科，范绪箕和哥
哥范绪筠的教育问题迎刃而解。除了在
学校里学习俄文、数理化等课程外，母亲
还安排了家庭教师为他们补习英文、国文
等，同时学习小提琴、交际舞以及网球等
文体技能。1929年，15岁的范绪箕从预科
学校毕业，进入哈工大学习。

范绪箕就读于电机系机械组，与同
系电机组的孙运璇在预科学校结识、成
为挚友。在校期间，两人合作完成了毕业
设计“某城市的发电厂设计”，其中孙运璇
负责发电机设备、电网输配电等设计，范
绪箕承担锅炉、涡轮机等设备的设计。合
作过程中，两人不断磨合意见、修改图纸，
精益求精，这一经历让范绪箕增长了知

识，增加了他的全局意识和合作意识。
也是在哈工大读书期间，一件意外

的事影响了他，不仅让他确定了学习目
标，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1933年，抗日战争已爆发。范绪箕和
家人接治病的母亲回家，火车在长春开往
哈尔滨的途中遭到劫持，倾覆出轨。事发
后，日本的飞机在列车上空盘旋、轰鸣、猛
地俯冲下来并飞掠而过，如此傲慢的示威
与欺凌令范绪箕愤怒不已，他暗下决心要
学习航空，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
自此，航空梦便在范绪箕心中生根

发芽。他的一生也与中国
航空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5年，范绪箕从哈
工大毕业。范绪筠为他联
系了美国普渡大学机械专
业，并愿意用自己的奖学金
资助弟弟出国深造。然而，
范绪箕已经坚定了学习航
空的意愿，并把想法告诉
了哥哥。

上世纪 30年代，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大师云集，尤
其让范绪箕兴奋的是，学校
从德国聘请了航空科学领域

的学术巨擘冯·卡门。他进入美国加州理
工学院学习后，在 1936年攻读机械工程
硕士学位时得到冯·卡门的指导，第二年
攻读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时就跟着冯·卡门
做课题，1940年，26岁的范绪箕成为冯·
卡门的博士生。他是冯·卡门的第一位中
国学生。
就这样，范绪箕在大师的引领下踏

上了航空工程的科研之路。冯·卡门推
崇理论联系实际，以促进科学和技术紧
密结合，用创造性的理念解决实际问
题。他给范绪箕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
光弹性测定方法来验证卡门的结构“有
效宽度”理论。而当时光弹性实验并不
普及，缺少专用的实验设备和实验室，
许多装置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可参考的
书籍又比较少，可这锻炼了范绪箕的自
学能力和动手能力。

在校期间，范绪箕结识了许多志同
道合的留学生，如钱学森、袁绍文、谈家
桢、袁家骝等后来的科学大家。他们有
着共同的理想和生活环境，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1940年夏天，范绪箕因母亲的病情
而不得不踏上归程。彼时他正在撰写博
士论文，离拿到学位只有一步之遥，导
师冯·卡门允许他回国后完成论文寄给
自己。但这篇博士论文未能完成，成为
范绪箕一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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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家，航空教育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35 年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1936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
博士学位。

1940 年归国后一直致力于航空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创
建了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1952 年负责筹建了华东航空学院；1956 年

调任南京航空学院，主持建院改制工作；1980 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曾任国防科委航空专业教材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
理事，长期从事热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中国热应力学科发
展作出了贡献。

无论是作为航空教育家还是科学
家，范绪箕超过百岁的人生都与航空结
下了不解之缘。航空是他最初的梦想，
也是他始终无法放弃的事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与钱学森一
样，师从航空航天界的科学泰斗冯·卡
门。回国后，他创建了一个航空工程
系，筹建一所航空院校，为另一所航
空院校改制，使它们走上平衡发展的
道路。他是最早提出研制中国自制无
人机的科学家，90 多岁撰写专著，有
人称他将自己活成了一部“中国航空
航天教育发展史”。

1984 年，范绪箕卸任上海交大校
长，但他却并未“解甲归田”，而是言道：
“职务上我已经退休，而我的科研工作
则刚刚开始。”此后他将所有精力都用
在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

在科研上，他持续跟进世界航空航
天领域的最新技术，并对于中国航空航
天工业的实际问题予以重点关注。

1996年，范绪箕注意到中国在设计
自己的航天飞机时遇到气动加热的问
题，82岁高龄的他将研究重点转至航天
飞机的热防护系统。此外，他还承接了
国内航天工程开创性的计算机程序设

计任务；90岁后，完成了《气动加热与热
防护系统》和《高速飞行器热结构分析
与应用》两本著作及若干论文。

同时，范绪箕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
人才培养。他坚持亲自指导学生实验和
论文写作，曾专程赴美为研究生联系导
师，十几年里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评价范绪
箕为“我国热应力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国空气动力学
研究的先导者之一”“学风正派、治学严
谨、诲人不倦、甘为人梯”。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声说范绪箕

挑战了人生的两个极限：挑战从事科
研工作的年龄极限，挑战人类生命的
极限。
青年时逐梦航空，战火中回到祖国

投身航空教育事业，始终走在教育改革
和科研的前端，范绪箕的一生便是一部
“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发展史”。

2015年 11 月 21 日，101 岁的范绪
箕与世长辞，这位伟大的百岁老人，中
国航空航天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开拓者
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1940年，范绪箕应谈家桢邀请去
当时西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以
下简称浙大）工学院任教。遵义城小，
教师交流密切，学校支持发行各种学术
刊物，学术氛围十分浓厚，然而范绪箕却
感到苦恼。原因是当时的浙大没有航空
工程系，范绪箕只能担任外系的教学工
作，但这不是他的初衷，他迫切希望能将
自己所学到的航空工程知识传授给国内
年轻的学子。

1942年，范绪箕前往兰州参加工
程师学会联合会，并向大会提交了论
文《三边固定一边自由之薄板受中心
压力之弯曲》，这是他博士论文的核心
内容。因论文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备
受好评，他获得了优秀论文奖，使国内
同行注意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能力。

在返回遵义的途中，范绪箕转道
成都拜访了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副
院长王助。看到冯·卡门的亲笔推荐信
后，王助热情地邀请范绪箕留下来，而
这里完备的设备和良好的研究环境正
是范绪箕梦寐以求的。就这样，他成为
了该研究院研究员。

然而，这里的研究工作与范绪箕
的设想仍旧相去甚远。由于原材料匮
乏，航空器材国产化的研究思路竟是以
竹替代铝合金，即将竹子用塑胶黏合，制
成“层竹板”代替钢材，范绪箕的任务是

计算并试验这种材料的切应力。
本就对以竹代钢的方法颇为质

疑，在试验中范绪箕越发确定这样的
研究是徒劳的，与此同时，研究院内复
杂的人际关系令他无所适从。范绪箕
再一次陷入迷茫。

1943年，范绪箕收到清华大学航
空研究所所长庄前鼎的聘函，他再一
次收拾行囊辗转到了昆明。然而进入研
究所后，范绪箕再次感到失望，因为这里
的研究设备和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一
样——只不过把竹层板换成了木层板。

于是，范绪箕将注意力转向了风
洞研究。当时清华大学的低速钢板回
流风洞正是冯·卡门的助手华敦德几
年前来华工作时帮助设计制造的，那
些带有华敦德签名的设计和计算图纸
令范绪箕倍感亲切，如同多修了一门
新课。研究风洞的经历使范绪箕对航
空领域的认知更加全面。

对于人生中这一段彷徨摸索的时
光，范绪箕有颇多感慨。当时中国的现
实让他明白，物质的匮乏导致没有基本
的实验设备，连这个基础都没有，那么航
空科研、制造就无从谈起。但这段辗转的
经历没有让范绪箕改变初衷，只是作了
一些调整，除了风洞研究外，他确定了以
教育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中国的航空
事业培养更多的航空专业人才。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
范绪箕应邀回到浙大创建航空工程系。

面对专业需求量大且师资力量严
重不足的状况，范绪箕着手制订了一套
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他积极物色海内
外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前来任
教，引进了国外较为完备的教材，并且
将二战期间航空科学技术领域新的进
展列入课程计划中。

在缺少经费和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范绪箕仍克服困难带领团队建立专业实
验室，为此不惜多次自掏腰包购买原材料
和聘请技术人员。短短 3年时间，浙大航
空工程系建成了风洞、结构、发动机、仪表
4个实验室，其中风洞实验室是中国第一
个 3英尺低速风洞教学实验室。该系专业
课的实验数量在当时全国航空工程系中
位于前列。

1949年杭州解放时，浙大曾一度处
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教学活动几乎停止。
为了维持学校秩序，范绪箕临危受命担任
总务长，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

很快他便观察到学校总务工作的最
大问题是财务、行政、仓库保管中存在管
理漏洞，对此他制定并完善了相关的多项
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极大方便了师生办
事。在此之前，范绪箕不擅长管钱、管物，
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为了工作需要，他
投入巨大精力，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
了这一工作。

3年后，范绪箕又迎来更大的挑战
和任务。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
整。华东教育局决定将南京大学、交通
大学和浙大 3 所高校的航空工程系合
并成立一所航空学院。范绪箕被指定为
召集人，负责组织搬迁及筹建工作。

在学校的选址和校舍设计上，范绪
箕付出了许多心血。他多次与市政局斡
旋，最终确定了中山陵附近的一块幽静
“宝地”作为华东航空学院的校址，随后
又邀请了建筑学家设计学校的教学楼、
教职工宿舍和园林等。

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完善后，范绪箕
开始着力整合三校航空系的教学资源。
他十分注重师资水平的培养，尤其支持

青年教师的成长，为此他推行检查性听
课制度，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并定
期安排教师参加理论或实践方面的进
修班。1955年，范绪箕组织创办《航院学
报》，增进了华东航空学院师生的学术
交流，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教学工
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西迁并更名
为西安航空学院，同年范绪箕调到南京
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
称南航）任副院长，主持建院改制工作。

范绪箕首先调整了学制和培养目标，
将原专科班次全部调整为本科班次，将专
科三年级的学制延长至 4年，其余年级延
长至 5年。范绪箕认为应给学生以基础知
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综合教育，于是
组织教师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方面进
行了大规模调整，并根据每个班级的不同
情况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补课，重
点对数理化方面的基础知识进行巩固。

其次，在专业设置上，他反对学习
苏联航空院校将“工艺”和“设计”分开
的做法，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各专
业的学生既学有所专，又对航空工业的
各方面有一个整体把握。

另外，范绪箕还在学校图书馆建
设、实验室设备和学生生产实习等方面
注入了大量心血，使南航在短短两三年
内达到国内普通大学的水平。

1958年，各项工作进入平稳期后，
范绪箕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南航的科研水
平。当时中央已经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
的口号，他借此机会作出了研究无人机的
决定———这是国内最早的无人机研制。范
绪箕认为，这项研究不仅能够满足国防部
导弹研制对靶机的需求，还可以带动南航
学科的全面发展。

不承想，这条无人机研制之路走得
异常艰辛，范绪箕面对的不仅是缺少可
参考的资料、设备和资金，还时常被突
如其来的运动干扰。然而就在这样困难
的情况下，上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
“南航一号”“南航二号”“长空一号”系列
相继问世。尽管“南航二号”因缺少试验条
件未能试飞成功，但其研制工作带动了南
航的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与制造、自动

控制和无线电等专业的发展。
从 1956年到 1978 年，范绪箕在南

航任职长达 23年。这期间，范绪箕不仅
主持完成了建院改制，发展了独具南航
特色的无人机事业，建设了风洞实验室
等，没忘记教学工作的他还招收培养了
研究生。1984年，南航授予已离校的范
绪箕“南京航空学院名誉教授”称号。

1979年，范绪箕被调至上海交通大
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任副校长，次年
升任校长。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主要
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这 3件最根本的大事上，与领
导班子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创造了
国内高校中的多个第一。

范绪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
对待科研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要有战略
眼光，要考虑基础性研究对于国民经济
的深远影响，以及通过科研培养的人才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

他还主张建设新兴学科，致力于理
工结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等工作。为
此学校先后成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统
工程、热传导和热应力、人工智能、环境
保护和能源 6个跨系委员会，打破了系
与系的界限，丰富了学科体系，发扬了
科研人员的合作精神。
“世行生”也是范绪箕在上海交大

期间大力推广并落实的主要项目，即用
世界银行贷款资助学生出国深造。当时
有许多人反对派送本科毕业生出国，认为
本科生出国后大多不会回国工作，资助他
们等于“打了水漂儿”。范绪箕却从更长远
的角度看待问题，表示即使这些学生不会
立即回国工作，也会为中国培养大批在国
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
“世行生”候选人在经过严格的笔

试、面试后，范绪箕会亲自同他们面谈，
了解求学动机、志向和对本专业的理解
等。为了落实“世行生”就读的学校，他
到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多所高校进行考
察，联络导师，并且专门成立了教师培
训科与出国“世行生”保持联络，以便获
悉他们的学习情况。当年的“世行生”如
今已成为国内外多个领域及行业的中
流砥柱。

学生和同事眼中的范绪箕

对于学术研究，范先生强调要与国
际接轨。我当时的数理比较好，但是那时
我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怎么好，尤其口语
不好。所以我进校后，他对我说：“你去参
加一个英语培训班，继续学习英语。”

那时南京航空航天学院有一个托
福培训班，师资挺强，很多人到那里学
英语。据说学生当中还曾有人考过满
分。所以范先生建议我把去托福培训班
列入我的学习计划里。

为什么是列入学习计划而不是培
养计划？因为按照中国当时的体制，我
不可能被列在培养计划里，所以范先生
才说，“将这作为一个正常的课，列入你
的学习计划，你得把它补上”。他说只有
这样才能与外面交流，才可能走上国际
舞台，这对个人成长极其重要。

从这方面说，他对我的人生在宏
观上有很重要的指导。那时的实际情
况是他跟国外交往也不是很多。当时

我的一个师兄到英国去了一段时间，
我就想，我也出去一段时间吧。一是能
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更
多了解国外情况。

我把想法和范先生说了，他还建议
我到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后来因各种
原因没有成行。

范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他很用心培
养学生。他的出发点是怎么把学生培养
成一个以后对国家、对社会、对科学有
用的人。他是教育界真正的先锋。对于
范先生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
（张翘楚整理自范绪箕采集工程许

希武访谈文字稿）

范先生对实验室的建设很重视。
我印象中盖风洞实验室和建飞机结构
的静力实验室时，他带了一名青年教
师做热结构的研究。做热结构研究需
要静、动、疲、热几个方面———静是静
力试验，动是振动，疲是疲劳，热是热
应力；这几个方面都要有实验室。

他的办学理念非常好，办好的大学必
须要有高水平的教师。对教师来说，要理论
联系实际，既会教学，又能做科研。

范先生怎么想到研制无人机，是有
原因的。做科研要找一个切入点，范先
生当时认为研制无人机、超音速靶机可
以把多种学科带动起来，如空气动力、

结构、控制、无线电、动力等学科，甚至
材料学科都能带动起来。

无人机与航空的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联系特别紧密，综合性很强，所
以把无人机作为一个切入点非常好。尽
管在那个时候，国家因为工业基础限
制，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但是他的
这一思想很有前瞻性。我认为这是我们
今天纪念他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翘楚整理自范绪箕采集工程吕

庆风访谈文字稿）

许希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副校长）：

范先生鼓励我学英文

吕庆风（我国无人机领域著名专家，原南京航空航天学院无人机研究所所长）：

范先生为什么要研制无人机

范绪箕（1914—2015）

遵义、成都、昆明，战火中辗转多地

开拓中国航空教育之路

1937年，钱学森拍摄的范绪箕
在美国加州留学时期的生活照。

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
员会会议现场，右一为范绪箕。

范绪箕（左一）百岁寿辰时切蛋糕。

范绪箕（左一）、范绪筠（左四）和父母姐妹。

“解甲”却不“归田”


